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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历史文化因素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越南民族性

格所具有的特征，既是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烙印，也是其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碰撞

的结果。 “北属”这一历史所造就的独立意识、敏感戒备心理，以及在中原文化熏陶下形

成的重义轻利、仁爱宽容、谦恭礼让、尊老爱幼、中庸和谐、行善戒恶、心怀感恩等价值观

念，成为越南民族性格的核心要素。 在中越宗藩关系的约束下，越南民族性格开始具备能

屈能伸的色彩，而中国文化的全面输入，则使越南民族性格渗入大越民族主义，并逐渐融

入包容性、开放性和实用性的成分。 随着“南进”的推进，越南民族性格表现出对外扩张、
英勇尚武的特点，兼具细腻柔和、灵活多变的特性。 在反抗法国殖民入侵过程中，越南民

族性格中的爱国主义、反抗精神、“无敌”思维开始迸发，越南民族性格的浪漫主义则在西

方文化的冲击中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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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格习惯上又称为“国民性格”。① 俄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指出，民族性格

是“一个民族表现在行为举止、思维方式及精神气质上的心理特点的总和”。②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

尔斯（Ａｌｅｘ Ｉｎｋｅｌｅｓ）和莱文逊（Ｄａｎｉｅｌ Ｊ·Ｌｅｖｉｎｓｏｎ）从统计学角度来界定民族性格，在《民族性格》一
文中把民族性格定义为成年人中最频的、比较永续的人格特征和方式，并称之为“众趋人格”。③ 中

国学者沙莲香提出，民族性格是某种在民族内部“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

有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点的总和，是人格的综合体。④ 吕锡琛的看法是，民族性格是由

共同的社会文化熏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

式、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⑤ 赵荣和张宏莉认为，民族性格是抽象

与具体、固定与历史、共性与个性等三组矛盾的对立统一。⑥ 本文认为，民族性格是由一个民族共

同的历史文化熏陶而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气质、人生态度等要素形成的稳定的

民族心理特征。 民族性格的形成与该民族的历史发展及文化精神有重要的联系，在某一程度上可

以说，民族性格的形成是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及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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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 ２０１５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跨界民族及边疆治理国际经验比较研究” （１５ＺＤＢ１１２）暨 ２０１６ 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南亚城市带：海上十字路口的相逢与徘徊”（１６ＪＪＤ７７００３０）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还获得

了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理论创新高地项目的资助。
本文所说的“民族性格”是以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为范畴的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性格。
引自赵荣、张宏莉：《“民族性格”及其特点的辩证解析》，载《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５４ 页。
Ａｌｅｘ Ｉｎｋｅｌｅｓ，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Ｌｉｎｄｚｅｙ （ｅ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５４（２）， ｐｐ．１－２．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 ２：１９８０ 年代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２ 页。
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湖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９ 页。
赵荣、张宏莉：《“民族性格”及其特点的辩证解析》，载《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５４ 页。



要的还是历史文化因素。
越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５４ 个民族共同构成了越南民族共同体。 越南民族性格具有非常丰富多

元的内容，既包括能屈能伸、英勇尚武、反抗、扩张的行为方式，也具备独立意识及敏感戒备、大越民族

主义、爱国主义的心理意识；既拥有行善戒恶、心怀感恩的人生态度，也包含重义轻利、仁爱宽容、谦恭

礼让、尊老爱幼、中庸和谐的价值观念；既蕴含细腻柔和、灵活多变、浪漫主义等精神气质，也融入包容

性、开放性、实用性的思维方式。 与其他民族一样，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也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
特殊的历史进程在越南民族性格形成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越南先后经历了“北属”时代、自主时

代、近今时代，每个历史时期都使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推进，中原文化、中
国文化、占婆文化、高棉文化、西方文化相继进入越南，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影响。 越南民族性

格所具有的特征，既是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烙印，也是其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碰撞的结果。
关于越南民族性格，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越南的民族性格特点进行了归纳

和诠释，①二是强调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② 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

过程，越南民族性格也具有丰富多样的特征，疏于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深入探

讨，就无法以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角度发掘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和表现，从而导致对越南民族的

认识缺乏应有的理性和客观。 本文尝试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进程及其外来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形

成造成的影响，或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维度来增进对越南民族性格特点的认知。

一、“北属”及其文化影响

从汉武帝取赵氏的南越之地起直到五代时期为止，越南③处于“北属”时代。④ “北属”时代在

越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原王朝的统治和文化传播促进了越南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越南

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般而言，一个民族最本质的性格特征都是在其早期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确定的，
而“北属”时代正是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一）“北属”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北属”时代持续千年，中原王朝在越南当地设置官府，派遣官吏，推行郡县制度，越南始进入

封建时代。 “北属”期间，在隶属于中原王朝的同时，越南也与中原王朝展开了长期的较量。 公元

４０ 年，越南当地的雒侯、雒将长期维持的氏族部落制度与汉朝准备推行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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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学者认为越南民族性格特点主要包含敏感、多情、随意以及人情味（参见蒋子龙：《越南人的性格》，载《蒋子龙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９９—６０８ 页），以及儒家提倡的中庸和谐、仁爱宽容、谦恭礼让、长幼有序、尊师敬长、尊老爱幼（参见何成

轩：《儒学与越南现代化进程》，载王青主编：《儒教与东亚的近代 》，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２８ 页。），爱国主义和独立意识强（参
见〔越〕范文德：《在全球化背景下发扬当今越南民族精神》，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第 ２ 页。），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实

用性（于向东：《越南思想史的发展阶段和若干特征》，载《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第 ７６—７７ 页。）、向善、宽容（参见欧阳康、杨
玲：《越南民族精神映像》，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第 ２ 页。）、能屈能伸（参见蒋满元：《东南亚政治与文化》，中南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４０ 页。）、敏感、戒备（参见〔美〕罗伯特·Ｄ·卡普兰著，李维莽译：《越南图谋》，共识网，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的特点，
并富有抗争精神（参见〔澳〕安东尼·瑞德著，吴小安、孙来臣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１４５０—１６８０ 年》第一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５ 页。），兼具尚武、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３７～３３９ 页。）。

越南学者阮玉添认为“阴阳哲理使越南民族性格具有和谐、均衡、灵活的特点” （参见〔越〕阮玉添：《越南阴阳哲理的起源及其

对越南人性格之影响》，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６６—４７３ 页。），另一越南学者阮玉诗提出，
“越南是一个小型国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为了国家的独立要‘谦让、忍受’的性格，而儒学则使其民族注重‘仁’‘义’和‘勇’，
提倡‘忠君爱国、自力更生’”。 （参见（〔越〕阮玉诗：《儒学与越南文化性格》，载刘德斌主编，《中国与世界》 （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９—１１１ 页。）
越南，旧有南粤、交趾、安南、大瞿越等名称。 １８０３ 年，原阮氏家族的后代阮福映在法国支持下灭西山朝，建立阮朝（１８０２ ～ １９４５

年），次年阮福映遣使宗主国中国，请求改国号为“南越”，最终嘉庆皇帝下赐国号“越南”。 本文为行文方便，统一采用“越南”名称。
〔越〕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 年，第 ２ 页。



化，引发麊泠县雒将之女征侧、征贰率领的反抗汉朝统治的起义。 “二征”起义最终为中原王朝所

平息，但却开创了越南寻求独立的先例。 随着从中原迁入的封建地主和当地成长起来的封建主逐

步形成越南的割据势力，越南谋求独立的斗争也越发频繁。 当中原王朝处于强盛时期，越南的割据

势力暂时得到控制，而在中原王朝的影响力衰落之时，越南的割据势力则乘势崛起。 到唐宋五代时

期，越南逐步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 总之，由于与中原王朝的较量，“北属”时代的越南已经产生了

寻求独立的历史传统。 这种历史传统培养了越南独立意识，使越南民族不仅对独立有着强烈的自

豪感，也对独立有着强烈的渴望，认为“没有什么比自由、独立更可贵”①。 在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

下，独立意识逐渐成为越南民族的重要思维，也逐渐成为其民族性格的核心要素。
“北属”时期，越南逐渐产生了“南北”观念。 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古代，作为中原王朝最南边郡

县的越南对“南”和“北”的感受自然更为强烈。 越南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之后，与中原王朝的文化联

系日益紧密，政治关系逐渐深化。 无论是 ３ 世纪时北方士人南下越南避难，还是 ７ 世纪时唐朝在越

南设立安南都护府，都强化了越南民族对“南”和“北”的认知。 因此，地理、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

素的综合影响下，“南北”观念形成并且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北属”时期越南非常重要的世界观。
在越南的“南北”观念里，“南”和“北”分别用来代表越南和中原王朝，“南人”和“北人”分别指称越

南人和中原人。 又由于中原王朝相对越南而言是文明中心，中原王朝也在事实上左右了越南政治

的发展，因而这种“南北”观念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 “南”和“北”除了具有地理上的差异，也具有力

量强弱的对比，“南”较“北”落后，“南”受“北”的影响，“南”和“北”是边疆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关系。
这种“南北”观念促使越南一直将“北”作为参照，视“北”为强者，从而逐渐形成了畏惧中原王朝的心

理，而这种心理通过神话传说、历史著作、历史博物馆等方式得到强化，在越南民族中世代传承，从而

造就其十分敏感戒备的民族性格。
（二）“北属”时期中原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随着中原文化的全面输入，越南成为中原文化在边远南方的前哨。 作为一种以道德伦理为核

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文化逐渐在越南社会取得支配地位的同时，亦渐渐渗入到越南民族的精神内

部。 两汉三国时期，儒家学说已经传播到了越南的边远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继续向越

南社会各个领域传播，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到了社会下层普通民众，而到了隋唐时期，“安南之文

风益兴盛，儒教之思想，更为深入”。② 经过一千余年的浸润，儒家文化早已融入越南民族的精神生

活之中，从此之后，“凡事皆以儒教为依据，以三纲五常为处世之根本”。③ 儒家文化的文化核心对

越南民族性格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 道德本位、忠孝为上、和贵中庸等儒家根本的价值取向，三纲

五常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规范，逐渐构成了越南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准

则，使越南民族性格融入了重义轻利、仁爱宽容、谦恭礼让、尊老爱幼、中庸和谐等要素。
“北属”时代既是佛教传入越南的时期，也是佛教对越南传统信仰产生影响的时期。 东汉末

年，南下躲避战乱的僧侣为越南带来了大乘佛教；６ 世纪末，大乘佛教的重要派别———灭喜禅派传

入越南；９ 世纪初，大乘佛教的另一重要派别———无言通禅派传入越南。 自佛教传入越南以来，崇
信佛教的人日益增多，佛寺遍布各地，数量比道观多。 据《安南志原》记载：“交趾名寺四，名观一；
朱鸢名寺二十九，名观九……南定县名寺七，无观。”④大乘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不仅奠定了越南佛教

的发展特色，也有力地冲击了越南的传统信仰。 这一时期，中原佛教流派的思想，即大乘佛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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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胡志明：《为了独立自由，为了社会主义》，河内：越南外文出版社，１９７１ 年，第 ２７４ 页。
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５ 年，第 １１７ 页。
〔越〕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 年，第 ３１３ 页。
梁志明等：《东南亚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３８ 页。



逐渐被越南佛教接受，大乘佛教强调的“慈悲心、善恶因果报应、四恩”①等观念，为越南民族传统信

仰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大乘佛教的影响下，行善戒恶、心怀感恩等理念早已成为其民族心理的一部

分，根植于其民族性格之中。

二、中越宗藩关系的建立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公元 ９６８ 年，丁部领建立丁朝，标志着越南摆脱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 越南围绕如何处理与中

国封建王朝的藩属关系与文化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民族意识日趋强烈，思维、价值观、
精神气质等也逐渐走向成熟，民族性格中的重要特征开始形成或强化。

（一）中越宗藩关系的建立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宗藩关系是东亚特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模式，它以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为基础，是儒家文化

等级观念和治世思想在国家关系上的反映，并以实力的消长为后盾。② 中越宗藩关系绵延一千多

年，始于公元 ９６０ 年丁部领遣使向宋请封，直到 １８８５ 年才宣告结束。 从宗藩关系的性质来看，中越

宗藩关系无疑是一种附属关系———中国为宗主国，越南为藩属国。 这种关系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等

级观念和治世思想，打上了“夏尊夷卑”③ 的烙印，反映了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 中国长

期把越南看作“蛮夷”，视双方的关系为“华夷”之间的宗藩关系。 然而，越南认为其与中国所称的

“蛮夷”有着本质的区别，两国的宗藩关系是“中华体系内部平等的‘兄弟国’关系”。④ 因此，在宗

藩关系的框架下，越南虽在形式上臣服于中国，却对藩属国的地位心有不甘，并且极力在政治、文
字、历史等方面追求自主性和平等性。 作为藩属国，越南应该使用宗主国纪年和宗主国颁赐的印

玺，其国王也理应以真名与宗主国交往，但其不仅使用自编的纪年和自铸的金印，而且其国王与中

国交涉时一般使用假名，在国内则用真名。⑤ 喃字是最早记录越南语的文字，越南为喃字的系统化

发展和全面推广作了长期的努力，目的是逐渐摆脱对汉字的依赖。 这些摆脱中国影响和探求民族

独立的努力最终成为越南文化特色并固定下来，促使国家独立观念代代相传，故而宗藩关系的等级

观念和治世思想强化了越南民族性格中的独立意识。
长达近千年的中越宗藩关系，既有文化上的原因，也不乏现实的考量，是两国实力消长、抗衡的

结果。 中越宗藩关系的肇始，为中国的相对衰落时期，自宋朝以降，中国各个封建王朝再也无力收

复越南。 在越南看来，中国始终是强大的“北国”。 越南与中国之间曾发生多次军事对抗，使越南

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强国，最好还是不要向它挑衅”。⑥ 新立的越南王朝，即使战胜了中国，也自知

无法长期与中国为敌，从而恪守朝贡之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越南对中国就完全顺从。 随着国家

实力增强，越南抗衡中国的意识也日趋强烈，甚至侵扰中国边境。 对越南而言，无论是暂时的妥协

还是抗衡，都是服从政治现实的策略。 作为“南国”以及中国的旧郡，越南唯一不变的策略就是针

对中国的防御。 其在诞生之初向宋朝请封，即出于担心宋军来攻，此后一直缺乏安全感，严防中国

收复旧土。 在中越宗藩关系的长期约束下，为保持国家独立和争取生存空间，越南民族逐渐形成了

亦刚亦柔的思维和防范中国的心理，民族性格不乏能屈能伸的色彩，其固有的敏感戒备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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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学者阮日陲在《佛教在当代越南社会中的地位、功能与影响》中梳理了对越南社会心理产生影响的佛理，包括上述内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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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观，内夏外夷、夏尊夷卑成为人们的心理定势。 参见陈双燕：《试论近代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载《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
⑤ 　 陈文源：《１３—１５ 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载《世界历史》，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２４—２５ 页。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２１ 页。



然持续强化。
（二）宗藩时期中国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越南尽管摆脱了中国的统治，但仍对中国文化十分依赖和仰慕。 越南不仅继承了以儒释道为

主的文化模式，还继续学习、模仿和吸收中国文化。 儒学自李朝时期初步发展，到黎朝时期出现独

尊的局面，儒学日益适应了越南封建统治的需求，直至 １９ 世纪仍持续昌盛。 由于一直有着较强的

华夏文化情结且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独立以后的越南不仅认为其与中国封建王朝分别继承

华夏文化正统，也认为其深得儒学之正宗，从而拥有了优越的文化心理。 在传承儒家文化的过程

中，这种文化心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程朱理学在陈朝时期传入越南，而程朱之学大旨“主在正

统”，正是在“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在越南形成。 越南自称为“中国”，
同时称中国为“北朝”“明国”等。 伴随着“中国”观念的扎根，华夷尊卑观念也植入越南的意识之

中。 越南自认为“夏”、“汉民”，将占婆、哀牢、万象、真腊、暹罗等视为蛮夷，认为双方的文化身份和

地位完全不同，双方的关系是“华夷”之间的宗藩关系。 越南民族在文化上的优越心态，逐渐发展

为大越民族主义，深深地渗入越南民族性格之中。
除了儒家文化，越南还广泛吸收中国的佛教和道教文化。 历史上，前黎朝黎桓遣使入宋乞请佛

教大藏经，李朝李太祖向宋真宗求道教经典汇编《道藏经》。 尽管佛教在越南李陈时期被尊为国

教，一度凌驾于儒、道之上，儒学则在后黎朝和阮朝时期居支配地位，但是儒释道三者始终共生共

存。 从“三教并尊”演变为“三教一致”，从“三教一致”递进到“三教同源”，越南民众对儒释道的态

度愈加包容和开放，“三教的融合是在越南民众情感与行为中自然形成的”。① 与此同时，越南对儒

释道的吸收十分注重实用性。 佛教和儒学的势力和地位在越南历史上的消长，实际上反映的是越

南封建王朝在不同时期为维护统治而做出的现实选择。 对于越南民众而言，他们亦以实用性的标

准来接受儒释道，尽管儒学主张“男尊女卑”，但越南女性可以拥有较高的地位；越南佛教在追求

“出世”的同时，为参与国家建设表现出明显的“入世”特征；越南的道教则“摈弃了高深的哲理部

分，保留了与现实生活需求相适应的部分”。② 因此，在吸收中国文化过程中，越南民族性格逐渐融

入了包容性、开放性和实用性的成分。

三、“南进”与占婆文化、高棉文化的影响

独立后的越南，除与中国维系宗藩关系外，还不断向南方开疆拓土，并吸收南方的文化成分，疆域

上完成了由小到大和由北到南的蜕变，文化上产生了新的效应，其民族性格也相应地增加了新内涵。
（一）“南进”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由于自然地理的限制，越南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欲望十分强烈，但北部的强国不可轻易挑衅，
而东为茫茫大海，西为崇山峻岭，遂向南扩张成为其最佳的选择，故武力征服占婆和真腊便成为

“南进”的主要内容。 １０ 世纪之前，越南的版图仅限于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其南是占婆，再南

是真腊。 １０ 至 １４ 世纪，越南对占婆的战争十分频繁，“南进”的步伐逐渐推进。 这一时期，越南并

布政、地哩和麻令三州，收乌、厘二州，从而将领土范围扩展到今广治、承天地区。 １５ 世纪初，越南

处于强盛时期，“南进”的进度加快。 １４７１ 年，黎圣宗取佛逝、大占、古垒之地，将领土边界推进到今

富安省、庆和省交界的石碑山。 在沉寂了一个世纪之后，越南于 １７ 世纪重启了“南进”的步伐。
１６５３ 年至 １６９３ 年，广南政权吞并占婆余下的领土，将领土版图扩张至今庆和省、平顺省和宁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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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越南“南进”的步伐并未停止，而是迈向了与占婆相邻的真腊。 １７ 世纪下半期至 １８ 世纪上半

期，通过武力介入真腊王位纷争，越南的广南政权取得了真腊的半壁江山。 １９ 世纪，阮朝继续与暹

罗争夺真腊的控制权，曾一度完全兼并真腊。 总之，越南自恃兵力强盛，凭借武力优势迫使占婆节

节败退，逐步渗入真腊地区。 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南进”的政策一直为统治者所继承，除了 １６ 世

纪因陷入南北纷争而一时无暇向南扩张外，越南“南进”的步伐在大部分时期都未停止。 通过“南
进”的武力征服和扩张势头，越南将版图扩张至今越南南部。 在“南进”过程中，越南形成了向外扩

张的历史传统，也逐渐具备了对外扩张的惯性思维，因而其民族性格中包含着扩张性。 与此同时，
“南进”导致尚武精神在越南膨胀，从而使其民族性格烙上了英勇尚武的印迹。

“南进”增强了越南民族的优越感。 如前文所述，对于占婆、真腊等“蛮夷”，独立之后的越南原

本就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 在“南进”的进程中，以儒家文化教化占婆、真腊等“蛮夷”，似乎成为了

越南的一项道德使命。 在越南看来，征服占婆和真腊是“抚蛮”的重要内容，而“抚蛮”的目的并非

欺压，而是对“蛮夷”的施恩教化。 随着“南进”的推进，越南民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日臻加强，在政

治上的优越感也开始逐步显露。 自前黎朝开始，越南极力将占婆、真腊变为其藩属。 随着 １４７１ 年

对占婆的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黎朝于 １４８５ 年定出了《储藩使臣朝贡京国令》，其中将占婆、
老挝、暹罗、爪哇、满刺加等均定为“朝贡国”。① １６５８ 年，阮主派兵侵占移民地，迫使真腊向其称臣

纳贡。 随着“南进”的胜利，越南建立了自身的宗藩朝贡体系，俨然成为区域内的一个中央王国，其
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从此开始膨胀。 因此，在“南进”过程中，越南的优越文化心理得到极大满足，
并逐渐演变为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其民族性格中的大越民族主义也得以强化。

（二）“南进”时期占婆文化和高棉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尽管早在公元 ２ 世纪至 １５ 世纪，占婆就已受到了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熏陶，接着又在公元

１５ 世纪至 １９ 世纪受到马来伊斯兰文化的浸染，但其文化并非单纯的“印度化”“中国化”或“马来

化”，而是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不得不提的是，占婆文化起源于海上，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文化

范畴，具有海洋文化的色彩。 由于长期居住在沿海的顺化－广南地区，占婆很早便开展了海洋贸

易，建立了多个海港。 在 １５ 世纪前，占婆是海上重要贸易通道，会安港也已成为重要的海港。 与此

同时，浦那格女神是占婆的重要神祇和保护女神，代表着占婆的海洋崇拜。 随着“南进”的推进，越
南继承了占婆开发海洋的文化传统。 １７ 至 １８ 世纪，越南广南政权占据顺化－广南地区后，积极开

发和管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从而使该地区成为当时重要的海洋贸易区，会安港重新崛起成为繁

荣的国际贸易港口。 在向南迁移的过程中，越南亦将占婆的文化融入其信仰中。 １７ 世纪至 １８ 世

纪，浦那格女神越南化，成为越南中部地区最重要海神天衣阿那。② 为供奉海神天衣阿那，越南的

广平、承天－顺化、广义、平定、富安、庆和、平顺等地都建立了天衣阿那神庙，但建在海边的浦那格

神庙仍旧是天依阿那女神最重要的宗教场所。 从本质上说，早期越南是一个农耕文明国家，海洋文

化并不发达，在越南广南政权之前，越南各个王朝并不鼓励海外贸易，甚至采取杜绝的态度。 伴随

着越南对海洋的开发以及对海洋信仰的接受，占婆文化中的海洋成分被吸收进入越南文化之中，越
南的海洋意识逐渐增强，其民族性格的开放性也逐渐增强。

除了占婆文化，越南也吸收了高棉文化。 在阮王统治的越南南部，占婆文化和高棉文化的某些

方面被越南人吸收或者改造成越南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在越南的各种神灵崇拜和小乘佛教中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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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体现出来。① “南进”的文化意义在于，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越南北方文化不断向南推进，吸
收了中部和南部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占婆文化和高棉以及更具东南亚本土特性的本地文化，极大

地丰富了越南文化的内容。② “南进”之前，越南文化属于中华文化圈， 其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

种延续，而“中华文化比南方文化极端性更强”。③ “南进”之后，越南文化开始进入了今天所说的东

南亚文化圈，其接触的东南亚文化（占婆文化、高棉文化）则“偏重阴性文化，而且偏向阴性的思维

（可以形容于女性的思维）”，④更具柔和性和灵活性。 因此，在与更具东南亚本土性质的占婆和高

棉文化接触的过程中，越南文化实现了一次大的飞跃，其民族性格也深刻地吸收了阴性思维的影

响，表现出细腻柔和、灵活多变的特性。

四、法国殖民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进入 １９ 世纪中叶，法国加快了侵略越南的步伐。 随着法国的殖民入侵，阮朝名存实亡，越南进

入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 在政治变革与社会思潮相互交织，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产生冲突的情况下，越南传统的民族性格特点被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其民族性格中又增添了一

些新的元素。
（一）法国殖民入侵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影响

自法国 １８５８ 年派联合舰队炮击岘港开始，越南进入了长达百年的抗法斗争时期。 １８５８ 年至

１８８４ 年，法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越南的南圻、中圻和北圻，并
建立了殖民统治。 法国的殖民入侵不仅使越南丧失了主权和独立，而且使越南的国家分裂加深。
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越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并将矛头指向了外来侵略者。 １９ 世纪中

叶至 ２０ 世纪初，相继掀起了农民阶级组织的鹅贡起义、安世农民起义，封建爱国官吏领导的“勤王

运动”，资产阶级发起的“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及“光复军”武装暴动。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

始，越共领导越南人民进行艰苦的反法斗争。 二战爆发之后，由于法国同意日军在越南驻扎，越共

又带领越南人民抗法和抗日，先后取得“八月革命”和“奠边府战役”的胜利。 当法国殖民统治遗留

下来的南北分裂问题因冷战的到来而爆发十分惨烈的越南战争，越共又继续领导越南人民展开斗

争，最终在 １９７５ 年战胜美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在一百余年的斗争中，为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

族独立，越南各个阶层先后登上了斗争的舞台，虽然屡遭失败，但从未停止战斗，其民族性格中追求

独立的心理意识不断得到强化，爱国主义、抗争精神不断迸发，发挥了支撑民族生存的作用。 与此

同时，持续的斗争状态让越南的民族性格更加英勇尚武，而先后战胜强大的法国、日本和美国的历

史，使其民族性格中融入了“无敌”思维的成分。
在入侵越南的同时，法国也着手将柬埔寨和老挝置于其“保护”之下。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法国成

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将越柬老三国纳入殖民统治体制之中。 联邦推行统一的财政制度、税
收方法、货币，建立统一的司令部，使越柬老三国结成了一种联邦形式的“特殊关系”。⑤ 尽管如此，
越柬老三国在联邦内部的地位并不平衡。 法国将越南作为统治印度支那地区的基地，联邦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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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经济中心分别设在越南的河内和西贡，由河内的法国总督府管辖驻扎在柬老的法国理事长

官或最高专员，西贡等港口转口柬埔寨和老挝的全部或大部分的贸易，河内或西贡的大学或中等专

科学校接收柬埔寨和老挝学生。① 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殖民统治加强了越柬老三国的紧密联

系，并确立了越南在越柬老三国中的优越地位，促使越南区域中央王国心理再度膨胀，客观上增强

了越南民族性格中的大越民族主义。
（二）法国殖民时期西方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影响

伴随着殖民入侵，西方文化不断涌入越南。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以汉字、喃字和儒家思想为

架构的越南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而新形成的文化则在语言、思想、宗教和教育等方面深深打上了

西方文化的烙印。 其中西方文字和思想传入越南，引起了越南文字和思想的变革。 １６ 世纪，欧洲

传教士用拉丁字母为越南创造了拼音文字。 １９ 世纪中叶，为削弱汉字在越南的影响，法国殖民者

强制政府、学校使用拼音文字。② 与此同时，由于容易学习和掌握，拼音文字逐渐得到越南先进知

识分子的支持，并被当作国语字推广。 进入 ２０ 世纪，越南爱国志士发起推广国语字的爱国运动，鼓
励人们学习国语字，并利用国语字传播爱国思想、革命思想，国语字从此日益普及，而汉字和喃字则

逐步退出越南的历史舞台。 而在思想上，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但资产阶

级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势不可挡。 在探索救国救民理论的过程中，越南先后从儒家思想转

向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胡志明思想。 随着文字和思想的变革，越南的传统文

化在逐步向新文化转变的同时，也广泛吸收了新文化的精髓，其民族性格中的开放性更为鲜明。
与此同时，法国文化开始传入越南，并逐渐被接受。 法国殖民期间，法国极力推行法语，将咖啡

树引进越南，在越南修建法式建筑，并把越南作为制作香水的原料供应地。 面对法国文化的输入，
最初越南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但随着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大为削弱，越南民众对法国文化的态度

也开始转变。 越南逐渐将法语融入越南语中，接受了法式咖啡，至今仍保留着喝咖啡的传统；不但

保留了诸多法式建筑，也继续建造具有法国建筑风格的楼堂馆所；不仅接受了法国香水，也生产出

具有法国文化气息的越南香水。 在接受法国文化的同时，越南也接受了包含在法国文化中的浪漫

生活理念和浪漫生活方式。 法国文化给越南社会增添了法式的浪漫，也使越南民族性格中多了几

分浪漫主义色彩。

结 论

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毫无疑问，历史文化因素在其中起到了最为关键

的塑造作用。 从“北属”时期到宗藩时期，从“南进”时期再到法国殖民时期，越南民族性格的重要

特质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其他民族接触、互动中形成或强化的。 越南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

经历了从抗拒到被动吸收，再到主动吸收的转变，越南民族性格也在一次次外来文化冲击下得到塑

形、丰富、升华。 尽管如此，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影响并非相互隔绝，而是相互交

织、相互渗透。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跌宕起伏的历史赋予了越南民族极其厚重的历史情结，灿烂多彩的外来

文化则为越南民族输入了十分多元的价值观念，历史与文化共同塑造了越南民族性格的两面性。
越南民族性格中的独立意识和敏感戒备，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属”时期与中原王朝的较量，并在宗

藩时期中越宗藩关系的约束下得到强化，而大越民族主义肇始于宗藩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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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进”时期的扩张，定型于法国殖民时期的“印支联邦”实践，前者潜藏着越南民族在中国面前

的自卑心态，而后者彰显了越南民族对中南半岛周边国家持有的自傲心理。
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既赋予了越南民族性格强硬的外表，也赋予了越南民族性格柔和的

内里，无论是独立意识、敏感戒备和行善戒恶、心怀感恩，还是对外扩张、英勇尚武与细腻柔和、灵活

多变，抑或是反抗精神、无敌思维与浪漫主义，都似乎并行不悖。 儒家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为越南

民族性格的发展奠定了底色，重义轻利、仁爱宽容、谦恭礼让、尊老爱幼、中庸和谐的民族性格敦促

越南民族坚守传统，而儒家文化、占婆文化、西方文化的持续冲击为越南民族性格注入了新的活力，
开放性的民族性格促使越南民族与时俱进、适应时务。 越南民族性格中的两面性体现了越南民族

的行为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特征、精神气质，深刻地反映在其处理与中国的关

系之上。 由于追求独立、敏感戒备的民族性格，越南一直对中国缺乏信任，长期采取“南攻北防”外
交政策，而其扩张、尚武的民族性格则使其在南海恣意扩张，意在牟取更多的实利。 分析越南民族

性格的形成及其特点，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越南对外交往特点的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并在此基础

上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促进中越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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